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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坊
間
購
得
︽
周
瘦
鵑
文
集
︾
四
冊
︵
上
海
：
文
匯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一
月
︶，
分
別
為
小
說
卷
、
散
文

卷
、
翻
譯
卷
、
雜
俎
卷
，
將
周
瘦
鵑
著
作
有
系
統
蒐
集

而
成
。
當
然
，
周
瘦
鵑
是
﹁
文
字
勞
工
﹂，
篇
數
難
以
估

計
，
散
落
各
報
刊
的
尚
多
，
不
及
備
收
。

周
瘦
鵑
是
鴛
鴦
蝴
蝶
派
，
文
名
盛
極
一
時
，
小
說
多
哀
豔

纏
綿
之
作
，
故
贏
得
﹁
哀
情
巨
子
﹂
的
稱
號
。
小
說
卷
有

︿
留
聲
機
片
﹀︵
原
刊
︽
禮
拜
六
︾
第
一
○
八
期
，
一
九
二
一

年
五
月
七
日
︶
一
文
，
賺
得
不
少
人
的
熱
淚
和
感
嘆
。

故
事
是
說
有
一
對
情
侶
，
男
的
叫
情
劫
生
，
女
的
名
林
倩

玉
，
兩
情
相
悅
，
愛
得
深
切
。
奈
何
女
的
奉
父
母
之
命
，
嫁

與
別
人
。
情
劫
生
痛
不
欲
生
，
遠
走
太
平
洋
一
島
。
這
島
為

周
瘦
鵑
杜
撰
：

﹁⋯
⋯

有
一
座
無
名
的
小
島
，
給
那
些
青
天
碧
海
、
瑤
草

奇
葩
，
點
綴
成
了
一
個
世
外
桃
源
。
世
界
中
一
般
情
場
失
意

的
人
，
滿
腔
子
充
塞

怨
恨
沒
法
擺
佈
，
又
不
願
自
殺
，
便

都
逃
到
這
島
中
來
消
磨
他
們
的
餘
生
。
那
些
詩
人
小
說
家
，

因
為
島
中
都
住

恨
人
，
就
給
它
取
了
個
名
字
叫
做
恨
島
。
﹂

這
個
恨
島
，
﹁
文
明
國
中
一
切
公
益
事
業
，
島
中
也
應
有

盡
有
﹂，
﹁
還
有
好
多
娛
樂
場
所
，
想
出
種
種
娛
樂
的
方
法
，

逗
引

那
些
失
意
的
人
，
使
他
們
快
樂
。
﹂
可
是
，
情
劫
生

毫
不
快
樂
，
也
從
不
涉
足
那
些
場
所
，
只
長
嗟
短
嘆
，
肝
腸

寸
斷
，
腦
海
盡
是
遙
遠
的
林
倩
玉
。
臨
死
前
，
忽
得
靈
感
，

將
心
聲
製
成
﹁
留
聲
機
片
﹂，
即
是
唱
碟
，
寄
往
上
海
給
日
思

夜
想
的
戀
人
。
﹁
片
﹂
製
成
後
，
吐
血
而
逝
。

林
倩
玉
收
到
﹁
片
﹂
後
，
聲
入
耳
，
淚
便
流
，
﹁
片
中
說

一
句
，
她
落
幾
滴
眼
淚
。
這
樣
一
個
月
，
片
上
都
積

淚

斑
，
連
那
金
剛
鑽
針
也
碾
不
過
去
。
﹂
終
於
，
伏
在
桌
上
留

聲
機
畔
，
沒
了
氣
息
。

小
說
發
表
後
，
迴
響
甚
大
。
江
蘇
武
進
有
位
梁
女
士
，
遇

人
不
淑
，
懨
懨
成
病
，
臨
死
前
幾
天
，
看
了
這
小
說
，
私
語

同
學
說
：
﹁
瘦
鵑
真
是
我
的
知
己
，
居
然
把
我
的
心
情
借
他

的
一
枝
筆
襯
託
出
來
了
，
我
死
可
以
無
憾
了
。
﹂
這
篇
譽
為

﹁
刻
骨
傷
心
之
作
﹂，
其
實
並
無
甚
特
別
之
處
，
除
行
文
豔

麗
、
哀
情
滿
紙
外
，
結
構
並
不
突
出
，
開
首
即
介
紹
留
聲
機

為
何
物
，
﹁
誰
知
道
這
供
人
娛
樂
的
留
聲
機
片
，
卻
驀
地
做

了
一
齣
情
場
悲
劇
的
道
具
，
一
咽
一
抑
地
唱
出
一
派
心
碎
聲

來
。
﹂

周
瘦
鵑
認
為
﹁
相
思
無
藥
餌
﹂，
世
間
既
有
痲
瘋
病
院
、
肺

癆
病
院
，
為
何
不
能
設
一
相
思
病
院
？
以
解
救
天
下
的
情

癡
！
他
筆
下
的
恨
島
，
就
是
他
想
像
中
的
﹁
相
思
病
院
﹂，
可

惜
都
不
能
治
好
情
劫
生
的
病
。

在
當
年
婚
姻
不
自
由
的
社
會
，
如
情
劫
生
、
梁
女
士
的
犧

牲
者
，
所
在
多
有
；
周
瘦
鵑
透
過
哀
怨
萬
分
的
筆
端
，
細
細

描
述
出
來
，
﹁
很
能
引
起
上
海
里
弄
居
民
的
共
鳴
的
，
他
們

會
覺
得
這
些
哀
情
小
說
就
像
他
們
鄰
里
間
發
生
的
悲
劇
，
甚

至
是
自
己
親
嘗
的
身
世
的
生
動
再
現
。
﹂︵
范
伯
群
︿
代
前
言
﹀

中
語
︶

情
劫
生
變
了
情
劫
死
，
周
瘦
鵑
筆
下
的
﹁
世
外
桃
源
﹂
恨

島
、
相
思
病
院
，
終
不
能
挽
救
天
下
情
癡
的
命
。
或
者
，
他

能
透
過
他
的
文
字
，
來
撫
慰
一
些
如
梁
女
士
般
的
破
碎
心

靈
。這

是
鴛
蝴
派
能
風
靡
一
時
的
原
因
吧
？

日
本
大
地
震
引
發
的
海
嘯
和
核
輻
射
的

災
難
，
雖
然
已
經
過
去
了
兩
個
多
月
，
但

事
件
並
未
平
息
。
核
輻
射
沒
有
完
全
解

決
，
災
民
的
安
置
和
耕
種
、
就
業
等
等
後

續
問
題
手
尾
還
長
，
近
看
日
本
人
一
九
七
三
年

拍
攝
的
︽
日
本
沉
沒
︾
一
片
，
他
們
似
有
預

應
，
在
近
四
十
年
前
便
拍
出
如
此
驚
心
動
魄
的

災
難
片
。

該
片
所
以
引
起
我
的
注
意
，
還
得
從
一
九
七

五
年
我
參
加
第
四
屆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時
的
一
個

小
故
事
說
起
。

四
屆
人
大
召
開
時
，
文
革
還
未
結
束
，
﹁
四

人
幫
﹂
還
在
台
上
。
一
天
晚
上
，
大
家
正
在
看

電
影
，
大
會
突
然
宣
布
，
今
晚
有
中
央
領
導
人

接
見
，
請
大
家
立
即
到
廣
東
團
會
議
室
集
合
，

因
為
我
們
參
加
的
是
廣
東
代
表
團
。
但
一
等
便

等
了
三
個
多
鐘
頭
。

接
近
午
夜
，
﹁
首
長
﹂
來
了
，
來
的
原
來
是

江
青
。
只
見
她
把
石
慧
和
紅
線
女
兩
位
女
代
表

召
到
她
的
身
邊
去
，
不
知
她
們
在
聊
些
甚
麼
。

突
然
她
面
向
全
體
代
表
說
，
你
們
看
過
︽
日
本

沉
沒
︾
這
部
影
片
沒
有
，
那
時
候
要
在
內
地
看

外
國
影
片
，
談
何
容
易
。
大
家
當
然
回
應
說
沒

有
看
過
。
江
青
回
答
說
將
把
片
子
調
來
給
大
家

看
看
，
意
思
是
說
讓
大
家
了
解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的
﹁
末
日
﹂
心
態
。

結
果
是
影
片
並
沒
有
調
來
，
大
家
也
不
會
追

問
，
但
我
對
這
齣
日
本
影
片
的
名
字
卻
頗
有
印

象
。想

不
到
等
到
三
十
六
年
後
，
我
才
買
到
這
齣

影
片
的
藍
光
影
碟
。

影
片
拍
得
並
不
十
分
成
功
，
但
裡
頭
的
火
山

爆
發
，
地
殼
變
動
、
海
嘯
引
起
排
山
倒
海
的
波

浪
，
影
像
卻
和
三
月
的
日
本
地
震
災
難
十
分
相

似
。影

片
並
沒
有
反
映
﹁
大
和
﹂
民
族
的
﹁
勇
敢
﹂

精
神
，
反
而
播
出
日
本
政
府
與
各
國
商
討
如
何

輸
送
難
民
出
國
。
而
個
別
觀
測
地
殼
變
動
的
高

級
技
術
人
員
，
也
率
先
出
走
瑞
士
，
看
到
這
些

片
段
，
覺
得
日
本
人
實
在
窩
囊
。

有
說
這
部
片
子
曾
經
重
拍
，
即
有
兩
個
版

本
。
我
看
的
影
碟
寫
明
是
一
九
七
三
年
拍
攝

的
，
但
色
彩
鮮
明
，
是
新
拷
貝
還
是
重
拍
，
沒

有
認
真
去
探
究
。

儘
管
有
人
埋
怨
香
港
不
公
平
，
然

而
，
在
香
港
長
大
的
人
，
相
對
接
受
教

育
、
就
業
機
會
是
平
等
的
。
問
題
在
於

個
人
是
否
努
力
、
際
遇
與
修
為
，
當
然

包
括
運
程
囉
。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在
本
月
初
舉
行

﹁
創
新
工
商
文
化
青
年
論
壇
﹂。
其
中
一
位
講

者
丁
健
華
，
他
坦
言
自
己
從
校
園
出
來
走
進

社
會
第
一
份
工
是
推
銷
員
，
推
銷
文
化
教
育

用
品
。
經
驗
所
得
奉
勸
青
年
朋
友
﹁
千
祈
唔

好
怕
蝕
底
﹂，
樣
樣
都
去
做
，
不
計
酬
勞
，

幫
顧
客
服
務
。
從
工
作
中
不
斷
學
習
，
從
各

行
各
業
的
營
商
環
境
中
學
習
，
積
累
經
驗
。

丁
健
華
稱
﹁
不
怕
﹃
蝕
底
﹄，
從
不
以
為
花

了
時
間
，
計
下
數
，
以
為
﹃
蝕
底
﹄

一

蚊
，
殊
不
知
學
到

，
其
實
已
經
賺
兩
蚊
，

甚
至
更
多
。
﹂
日
以
繼
夜
跑
街
推
銷
，
他
積

累
來
自
多
方
面
的
營
商
行
情
、
經
驗
和
人
際

關
係
，
他
認
為
在
日
後
創
業
路
途
上
獲
益
良

多
，
壯
大
了
膽
子
，
增
加
了
信
心
。

在
一
次
偶
然
機
會
，
與
一
班
教
育
界
朋
友

去
觀
摩
一
個
專
為
幼
兒
設
計
的
﹁
奧
福
﹂
教

育
課
程
。
這
次
交
流
，
在
專
家
朋
友
中
得
到

很
多
點
子
受
到
啟
發
，
毅
然
創
業
成
立
文
化

教
育
機
構
並
打
開
了
市
場
。
進
而
推
廣
在
中

國
大
陸
播
種
。

丁
健
華
認
為
在
當
今
競
爭
激
烈
社
會
大
環

境
中
，
實
力
很
重
要
。
然
而
，
同
樣
要
有
，

並
可
突
圍
而
出
的
是
要
有
創
意
，
這
是
創
新

和
進
步
的
動
力
。
丁
健
華
指
出
﹁
以
藝
術
教

育
生
活
化
，
生
活
教
育
藝
術
化
，
以
藝
術
教

育
一
個
健
全
人
格
的
人
﹂，
這
就
是
﹁
奧
福
﹂

教
學
法
的
精
神
。
他
支
持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推

行
國
民
教
育
和
道
德
教
育
的
計
劃
。
道
德
人

格
的
成
長
就
在
積
極
、
正
面
的
環
境
中
被
潛

移
默
化
。
學
子
們
會
懂
得
禮
貌
、
有
修
養
，

懂
得
聆
聽
，
尊
重
別
人
及
守
紀
律
。
事
實
的

確
如
此
，
教
育
的
意
義
不
單
在
於
知
識
傳

授
，
道
德
人
格
的
培
養
更
為
重
要
。
生
動
活

潑
，
藝
術
教
育
融
於
一
體
的
創
新
教
學
法
受

到
學
子
、
老
師
與
家
長
歡
迎
和
支
持
，
他
的

文
化
產
業
化
愈
辦
愈
成
功
。
五
月
廿
一
日
奧

福
兒
童
文
化
機
構
舉
行
了
周
年
活
動
以
及
工

作
者
聯
歡
盛
會
。

五
、
六
十
年
代
香
港
粵
語
片
除
了

中
聯
電
影
，
當
然
還
有
許
多
值
得
一

看
的
作
品
，
例
如
新
聯
電
影
公
司
的

作
品
。
去
年
九
月
間
我
因
接
受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新
聯
電
影
專
題
的
約
稿
，
看

了
多
齣
新
聯
電
影
，
包
括
︽
父
慈
子

孝
︾、
︽
桃
李
滿
天
下
︾、
︽
敗
家
仔
︾、

︽
家
家
戶
戶
︾、
︽
十
號
風
波
︾、
︽
虹
︾、

︽
再
生
花
︾
和
︽
少
小
離
家
老
大
回
︾
等

影
片
，
最
後
選
定
︽
父
慈
子
孝
︾、
︽
桃

李
滿
天
下
︾
和
︽
虹
︾
為
評
論
對
象
，
寫

成
了
︽
烏
托
邦
想
像
與
開
放
的
隱
語
︾
一

文
，
刊
在
今
年
三
月
間
出
版
的
︽
文
藝
任

務
．
新
聯
求
索
︾
一
書
中
。

該
書
由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出
版
，
何
思

穎
主
編
，
作
者
還
包
括
鍾
寶
賢
、
周
承

人
、
蒲
鋒
、
盧
偉
力
、
登
徒
和
劉
嶔
諸
位

學
者
。
去
年
十
一
至
十
二
月
間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曾
舉
辦
﹁
文
藝
任
務
：
新
聯
電

影
回
顧
﹂，
放
映
多
齣
新
聯
電
影
，
並
舉

辦
過
一
場
座
談
會
，
︽
文
藝
任
務
．
新
聯

求
索
︾
一
書
相
信
可
以
把
相
關
討
論
延
續

下
去
。

中
聯
電
影
及
其
他
五
六
十
年
代
粵
語

片
，
部
分
可
找
到
影
碟
，
電
視
台
也
有
深

夜
播
放
﹁
粵
語
長
片
﹂
的
傳
統
，
不
過
可

能
由
於
版
權
或
其
他
原
因
，
多
文
提
及
的

新
聯
電
影
，
沒
有
出
版
影
碟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辦
的
新
聯
電
影
回
顧
和
出
版
，
讓

觀
眾
認
識
或
重
溫
較
少
接
觸
的
新
聯
電

影
。
五
十
年
代
新
聯
電
影
的
主
要
演
員
，

幾
乎
與
中
聯
電
影
重
疊
，
都
是
吳
楚
帆
、

白
燕
、
張
瑛
、
張
活
游
、
容
小
意
、
梅

綺
、
紅
線
女
、
黃
曼
梨
、
李
清
、
盧
敦
等

人
，
新
聯
電
影
與
中
聯
電
影
的
主
題
很
相

近
，
不
過
新
聯
的
題
材
更
精
細
或
更
有
特

定
針
對
性
，
如
︽
父
慈
子
孝
︾
的
離
島
醫

生
故
事
，
︽
桃
李
滿
天
下
︾
的
南
洋
教
育

故
事
、
︽
十
號
風
波
︾
的
工
人
階
級
故

事
、
︽
虹
︾
的
五
四
文
藝
和
革
命
主
題

等
，
由
新
聯
電
影
也
可
以
提
出
，
所
謂

﹁
粵
語
長
片
﹂
的
內
容
，
實
比
一
般
人
所

想
像
的
更
豐
富
而
多
元
。

新聯電影的回顧和研究

尊
敬
競
爭
對
手
，
不
僅
只
是
君
子
風

度
，
也
是
人
生
經
歷
的
一
項
重
要
體
驗
，

企
業
家
固
然
奉
為
至
理
名
言
，
就
算
是
一

般
打
工
仔
，
也
應
仔
細
咀
嚼
其
中
含
意
，

列
為
座
右
銘
。

辦
公
室
政
治
，
幾
乎
全
因
為
競
爭
而
起
，
機

構
裡
面
的
是
非
，
十
之
八
九
也
是
起
源
於
競

爭
。很

多
人
談
及
公
司
裡
面
的
事
，
咬
牙
切
齒
詛

咒
某
人
，
那
個
往
往
就
是
他
的
對
手
。

且
不
說
，
埋
怨
對
手
、
痛
恨
對
手
，
那
種
因

妒
恨
而
起
的
情
緒
，
對
自
己
身
心
的
影
響
，
就

以
行
業
水
平
、
專
業
造
詣
來
說
，
有
對
手
比
無

對
手
好
，
強
勁
的
對
手
，
更
比
一
般
的
對
手

好
。
你
事
業
里
程
上
如
果
永
遠
都
有
強
勁
對

手
，
是
你
的
運
氣
！

打
工
仔
通
病
，
是
擔
心
有
更
多
人
加
入
爭
飯

碗
，
所
謂
﹁
多
隻
香
爐
多
隻
鬼
﹂，
原
有
的
工

作
，
被
新
人
搶
走
。

這
種
恐
懼
，
適
用
於
舊
時
，
適
用
於
勞
力
密

集
的
行
業
。
今
天
來
說
，
已
經
過
時
。
中
國
大

陸
製
造
業
的
轉
型
過
程
，
是
個
很
好
例
證
。

當
中
國
國
營
企
業
紛
紛
因
為
產
品
不
合
時
而

關
閉
，
沒
有
現
代
技
術
的
工
人
，
成
千
上
萬
下

崗
失
業
。
但
是
，
另
一
方
面
，
新
的
製
造
業
，

例
如
：IT

、
生
化
，
又
大
批
大
批
招
聘
工
人
和

管
理
階
層
。
一
雞
死
、
一
雞
鳴
的
現
象
，
說
明

了
今
時
今
日
，
不
能
墨
守
成
規
，
一
項
技
能
用

到
老
。

競
爭
對
手
的
好
處
，
是
彼
此
激
發
創
新
潛

能
，
你
不
必
照
抄
他
的
新
招
數
，
不
妨
從
中
變

化
一
點
，
創
出
你
的
新
點
子
。
當
然
，
如
果
對

手
犯
了
錯
誤
，
你
更
不
必
重
蹈
覆
轍
。

尊敬你的對手

雖然我節食禁水，但與廁所仍有不解之緣，這
本是人類每日快樂之事，在我卻如此痛苦。

我甚至懷疑我也許患有什麼「神經質症」？或者什
麼「偏執狂症」？不過我們的火車仍然車輪滾滾朝
烏魯木齊奔去。每到一個車站，就讓我高興一

次，因為離烏魯木齊越來越近了。我記錄下停靠的
站名，她們是：上海、昆山、蘇州、南京、徐州、
商丘、鄭州、西安、寶雞、天水、蘭州、武威、金
昌、張掖、嘉峪關、柳園、哈密、火焰山、吐魯
番、烏魯木齊。
令我難過的是祖國的河山竟越走越淒涼。進入天

水以後，土壤的顏色由灰變黃、由黃變紅，再入西
域，則變成黃沙一色。按理說，三月的江南已過早
春，那麼三月的西域至少早春時分？似乎應該有一
點兒綠色吧？可是滿目寂寞的土色、加上殘雪，灰
白交加，簡直慘不忍睹。
也許是乘車時間太長了，列車上的人們開始浮躁

起來，小孩的哭聲、大人的罵聲，更糟糕的是同車
廂裡有一位八十後女孩子，一直不停地打電話，從
她中午前睡醒開始一直到21：00熄燈以後，甚至半
夜醒來她仍然在打電話。因為打電話是一種很私人
的事情，加上她用的是方言，好像蘇北揚州語系，
但不是純正的揚州話，估計是揚州一帶的方言。
我想她一定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她對

手機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雖然她的這種行為是非
常沒有常識的，但是我還是違心地一直忍 。只是
奇怪她的手機電池這麼厲害可以打個不停。車廂裡
有一個電源插座，但那是假的，實際上沒有通電，
當然也就不可能用來充電。乘務員怕我們誤會早就
提醒過我們了。我為了防止萬一，不敢打電話。這
些人為的喧囂都影響了我的閱讀，本來我計劃把帶
來的日本名著《源氏物語》在四天三夜的列車上讀
完三集（一共是八集），可是乘火車已進入第三

天，才讀完一集。我在乘船旅途中讀完三集，這樣
一共才讀完四集。是我不能集中注意力？還是環境
不讓我集中注意力？聽說內在原因與外在原因的較
量下，意志堅強的人會克己戰勝外在原因，反之意
志薄弱的人會讓外在原因壓倒，唉，我不由自主地
發現我是後者啊。這種自我發現也許也是旅行的一
個意外收穫。
話說第三天晚上，也就是這次火車旅途的最後一

個晚上熄燈前半個小時，晚上八點半左右，那位曾
經向我訴說「女人做不了長途列車乘務員活兒」的
女乘務員來敲我們的車廂門。她明明知道我不是醫
生，，卻又抱 另一種希望地問我：「您帶 眼藥
嗎？」
我回答：「沒帶。」
她不無遺憾地說：「我以為您一定帶 的。」
我心中好笑，她怎麼這麼主觀啊，不過，我想她

也許替什麼旅客張羅 什麼事情吧？於是問她：
「是哪位旅客眼睛不舒服啦？」

沒想到她用手摸 自己的左眼說：「我實在太累
了，您看，我的眼睛紅腫得疼 呢，想滴一點眼
藥。」她說的時候，一改前天那種彪悍的氣概，甚
至有一點撒嬌呢。
我沒有眼藥，不過想起自己帶有一罐野生菊花，

據說野生菊花具有退火消腫的功效。這野生菊花是
我嫂嫂在西雙版納出差時買的，我侄女在三個月前
托一個人從國內帶來給我的，對我來說，也算是珍
貴的東西了。那時我把這野生菊花拿到我們公司，
請大家嘗一嘗中國的野菊花，沒想到還真厲害，不
到兩個鐘頭，大家都開始有了腹部反應，公司的兩
個廁所都排起隊來。我這次聽說中國的西域特別乾
燥，就特地把這個厲害的野生菊花帶 ，想在西域
給自己降降火。
於是我跟那位女乘務員說：「估計您是肝火旺，

所以眼睛發作起來。我正好帶有退火消腫的野生菊
花，給您一些試試看怎麼樣？」
她一聽，似乎非常識貨地說：「野生菊花啊，那

太好了，我去拿個盒子來，您給我一點兒。」話音
剛落，她人已經一溜煙跑出去，不到一分鐘，她拿
一個塑料方盒子回來。
我一看那個方盒子，心中暗暗叫苦：「這麼大一

個盒子，我應該給她多少啊？」我不得不承認自己
既想當雷鋒，又沒有雷鋒的那種「徹底為人民服務」
的心態，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忍痛割愛給了她一
半，因為那個盒子實在太大，即使一半也才剛剛鋪
滿她那盒子的底。唉，她倒是歡天喜地轉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她來收拾軟臥車廂裡的小茶几，特

地讓我看她的左眼，果然紅腫消失了。她說：「我
以前也喝過這種野菊花，很靈的。這次您給我的野
生菊花，也特別靈，真謝謝了。」
我看到我的「藥」讓她的眼睛消腫，也非常高

興。不過我心裡也在想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她也
採取什麼措施，把廁所環境改變一下，至少也讓我
高興高興，那該多好啊！」可惜，我無法指望她做
好她本分外的事，更沒有膽量責怪她。
這位女乘務員還熱情地告訴我：「火車馬上就要

到新疆達阪城了，有一片風力發電機的景
點，非常壯觀。」
我趕快走到窗口去看，果然，幾百架巨大

風力發電機在陽光下威武地排列 ，每架風
力發電機都有幾十層樓高，非常壯觀。畢竟
是我們祖國遼闊的土地，這麼成群結隊大規
模的風力發電機，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比起
日本星星點點的風力發電機，真好像是銀河
與掃帚星之比啊。我非常激動，這是我這次
火車旅行最高興的時刻。不過，還得允許我
悄悄地說真話：「這些風力發電機幾乎不轉
動，槳型葉片在陽光下有點寂寞地發呆
啊。」可能是槳型葉片太重？或者那天沒有
足夠的風？總之，與我期待的風力發電機的
葉片飛輪滾滾旋轉的景象相去太遠了。科學
的事情我不懂，只是想：「這玩意兒真能發

電嗎？」
正在遐想，火車播音員通知火車再過二十分鐘就

要到達終點站了。幾乎同時，從人們的手機上各種
音樂競相爭艷似地此起彼伏響起了。我因為沒有接
站的人，所以一個人冷落在旁。這時，那位一直不
停打電話的八十後女孩，突然第一次開口對我說：
「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機？我，我手機沒電了，
帶來的三個電池板也都用完，我馬上要和接站的朋
友聯繫。」
車廂裡另外兩個乘客掩飾不住對八十後女孩的厭

惡感，因為她一直大聲打電話，讓大家心生厭煩。
他們兩人四隻眼睛刷地掃向我，似乎是等待 我拒
絕那女孩的要求。說實話，我心中也想拒絕她，她
一路上不停大聲打電話，實在讓我夠煩的。不過想
到她要是和接站的人失去聯繫，也怪可憐的，就違
心地把我的手機借給了她。不過當八十後女孩把手
機還我時，我有意地掏出手帕狠狠地擦了幾下手
機，用這個動作暗示平一下我的氣惱，同時也想讓
這位八十後女孩明白她給別人造成的不愉快。
然而，這位八十後女孩對我的動作，絲毫沒有領

會，我走出車廂時，她還毫無羞愧地用高興的口吻
對我喊：「拜拜！」 （下）

失戀情癡的世外桃源

看《日本沉沒》

黃仲鳴

客聚

看
名
廚R

ick
Stein

為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拍
的
﹁
東
南
亞
之

旅
﹂
烹
飪
專
輯
，
去
到
越
南
，
對
街
頭
小
食
很

迷
，
什

麼
都
試
，
就
是
堅
持
不
肯
吃
蛇
。
另
一
段
，
講
他
跟
一
個

很
熟
悉
越
南
的
老
外
，
齊
齊
蹲
在
路
邊
小
檔
吃
河
粉
。R

ick

問
那
老
外
，
越
南
人
有
沒
有
食
物
敏
感
？
老
外
答
得
很
妙
。
他

說
：
當
一
個
國
家
饑
荒
過
幾
十
年
，
食
品
包
裝
上
應
不
會
有

﹁
成
份
帶
花
生
﹂
之
類
的
警
告
字
眼
。

有
人
不
肯
吃
蛇
，
或
對
食
物
敏
感
，
都
是
常
遇
到
的
事
，
沒

甚
稀
奇
。
不
過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我
們
極
堅
持
吃
甚
麼
不
吃
甚

麼
，
或
用
﹁
食
物
敏
感
﹂
去
操
控
別
人
，
就
是
政
治
。

香
港
華
洋
共
處
，
大
家
常
跟
外
國
人
吃
飯
。
有
天
不
怕
地
不

怕
，
什
麼
都
吃
的
老
外
，
聞
鳳
爪
牛
雜
而
色
變
的
也
很
多
。
這

種
人
對
每
件
點
心
，
例
必
細
問
有
什
麼
成
份
，
生
怕
我
們
餵
他

吃
狗
肉
人
肉
。

當
然
，
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正
如
我
們
去
了
非
洲
，
見
到
端

上
一
盤
炸
東
西
，
我
們
也
必
先
問
清
楚
，
確
定
不
是
蠍
子
或
毒

蛇
，
才
敢
下
箸
。
其
實
蛇
蟲
鼠
蟻
犬
，
只
要
處
理
得
宜
，
均
可

食
，
只
是
我
們
心
中
對
不
同
的
文
化
高
低
早
有
了
定
見
：
西
方

人
覺
得
東
方
人
不
文
明
，
東
方
人
又
覺
得
非
洲
人
不
文
明
，
全

都
投
射
到
食
物
上
去
。
所
以
，
有
一
段
時
間
，
我
們
公
司
挑
選

重
要
的
員
工
，
遴
選
到
最
後
，
必
先
與
應
徵
者
吃
頓
飯
。
如
果

是
外
國
人
，
就
一
定
吃
中
菜
，
除
了
看
餐
桌
禮
儀
談
吐
，
也
細

看
遇
上
些
﹁
奇
菜
﹂
時
，
他
／
她
的
反
應
。
真
正
想
在
香
港

﹁
撈
﹂
的
，
必
定
相
當graceful

，
甚
麼
都
吃
點
，
也
不
大
問
。
如

面
露
驚
惶
或
只
敢
碰
白
飯
的
，
淘
汰
可
也
。

至
於
用
食
物
敏
感
作
政
治
武
器
、
在
職
場
恃
勢
凌
人
的
老

外
，
多
的
是
。
這
樣
的
中
國
人
當
然
也
有
，
不
過
可
能
我
們
離

開
打
仗
饑
荒
的
日
子
不
算
太
遠
，
所
以
患
食
物
敏
感
的
港
人
還

不
太
多
。
老
外
常
患
的
食
物
敏
感
，
是
不
能
吃
海
鮮
。
有
些
據

說
吃
了
，
失
救
的
話
很
快
會
死
掉
。
以
前
我
們
公
司
有
個
老
美

高
層
，
就
有
這
毛
病
，
又
常
來
香
港
，
每
次
都
弄
到
大
家
誠
惶

誠
恐
，
不
可
終
日
。
後
來
竟
給
我
錯
打
亂
撞
搞
定
。
下
回
再

談
。

食物的政治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年輕不怕蝕底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這書收錄了周瘦鵑的重要著作。

■ 新疆風光 （網絡圖片）

上海去新疆的火車上


